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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渝 两 地 喝
酒，时不时会听到
猜拳行令者放声吆

喝：酒是一包药呀，不喝硬是睡不着！
咦，酒咋成了一包药，而且不喝还睡

不着？带着疑问一琢磨，似乎又觉得有那
么一点意思，值得说道说道。

那么，酒到底是什么药？
首先让人想到的，酒是“春药”。一说

到这里，有人可能就要忍不住掩口而笑
了，不能说你意会得不对，但这里要说的
是，怀春、思春、伤春，几乎人人都曾体验
过。但出于羞涩，大都隐忍不发，只是含
苞而未绽放，一缕芬芳大多化为一声叹
息。倘若适时地饮点酒，景象可能就大不
相同了，虽不敢说一定能使所有花蕾都瞬
间烂漫，但至少可以让一些堵塞的情感得
以宣泄。“不怕风狂雨骤，恰才称，煮酒残
花。”“年年雪里，常插梅花醉。”“回首紫金
峰，一江春浪醉醒中。”因时局动荡，饱受
分别之苦的李清照，借酒浇愁愁更愁，才
让那么多的思春、伤春之情流淌于纸上，
让后来人读之，仍唏嘘不已。

相对而言，男人更不善表达，尤其男
人与男人之间的友谊、敬佩之情，总是闷
在心里的，往往只有在酒精的作用下，才

有可能使其内心起波
澜，情感决堤。常在酒
局中的人，这样的场景
应该不难看见：两个喝
得面红耳赤的男人，情

绪亢奋，滔滔不绝，在不断的你敬我我敬你
中，或掏心掏肺，或感激涕零，或击掌相庆，
或热烈熊抱，坦诚相见，如入无人之地。设
想一下，此情此景，如若不是发生在酒桌
上，人们会不会投去诧异的目光，甚至引
发围观？

许多冷硬的外表下，都隐藏着一颗柔
弱的心。而要想看见这颗心的真实表情，
很多时候还是得靠酒精。我有一哥们，人
长得挺拔，是不少女人喜欢的阳刚帅男，
但她们想不到的是他也有十分脆弱的一
面，因为她们没跟他一起喝酒。记得有几
次，本来大家兴高采烈地喝得正欢，也不
知是触了什么景生了什么情，或是某一句
话刺激了敏感的神经，反正泪流满面的他
就弄得大家面面相觑。试探着问他怎么
了，不闻回答，只听号啕大哭，弄得大家都
有些不知所措。后来习惯了，就让他有泪
尽情流，这也许是他最好的情感释放方
式，冲洗掉积淀在心中的某些块垒。

其次，酒是一种迷幻药。有朋友说喝
酒的最高境界，就是似醉非醉，说起话来无
拘无束，却又不失格失德；走起路来摇摇晃
晃，却又不跌跌撞撞，总之一句话，飘飘欲
仙，了无牵挂，随心所欲。这种如痴如醉的
状态，就是在酒精作用下产生的最佳迷幻
效果。但要进入这样的状态，实难人为操
控。差一点，状态出不来，若要勉强为之，
就是装疯卖傻；而过犹不及，可能就真成了
酒疯子；恰到好处，则是可遇不可求，喝一
辈子酒能遇到一两次，你就知足吧！

既然酒有迷幻药的功效，那致使喝酒
人产生幻觉犯迷糊的后果，就必须引起足
够的提防。据传说，诗仙李白就死于饮酒
而导致的幻觉：在一个月圆之夜，李白泛
舟湖上饮酒，喝得兴起，欲捞起水中的月
亮，不慎失足落水身亡。假如李白果真死
于因喝酒而出现的幻觉，那我们真应该向
这位伟大的诗人致敬了，谢谢您用自己宝
贵的生命向后世饮者发出善意的警示：喝
酒有风险，迷幻须警惕！

酒是保健药，这应该是大家认可的
吧？说到酒的保健功效，自然就会想到市
面上卖的各种保健酒和民间各自泡制的
药酒，保肝补肾的，追风祛湿的，舒筋活血
的，不一而足。拿这些添加了不同中药材
的保健酒和药酒来说酒有保健功能，似乎
有点难以服人。其实，酒本身，自有其保
健作用。无论是白酒、黄酒还是红酒，说
到其保健养生的功效，都可以长篇大论甚
至著书立说，为避免当托儿之嫌，在此就
不一一展开絮叨了。

最后，不得不说，酒也可能是毒药。
凡市场巨大、利润丰厚的地方，总会有

心怀叵测之人的觊觎，总会有肮脏的黑手
染指，酒当然也不例外。因此，喝假酒喝瞎
眼、喝死人的事时有发生，这样的酒，不是毒
药又是什么？假酒，本不在讨论的酒之列
的，更不能与酒相提并论，但因其常常鱼目
混珠，让人真假难辨而误喝，危害巨大，后
果严重，也就实在无法绕过去。

害人的假酒是毒药，真酒也可能成毒
药。空腹喝酒、身体有恙喝酒，都有可能使
美酒变成毒药，对人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
因为喝酒的方法不对，喝酒的状况不佳。

那么，身体健康，方法得当，喝的也是
真酒，是否就万事大吉了呢？未必。如若
长期过量饮用，酒照样会变成毒药，其后
果仅是慢性中毒与快速中毒的差别。有
的喝得胃出血，有的喝成酒精肝，有的喝
得手发抖，有的喝成酒精依赖症，有的喝
得脑溢血……最惨烈的是，有的竟然喝得
一命呜呼！这一下倒是睡着了，只是这一
睡，就永远睡过去了，太不值得。

酒虽好，切莫贪杯哟！
（作者单位：中国眼镜科技杂志）

我牵着放学的孙子路过街口的水果
店，门前一排粗壮笔直的甘蔗昂首挺胸，头
上的甘蔗叶在风中簌簌作响，仿佛是列队受
阅的士兵。小家伙立刻两眼放光：“爷爷，我
要吃甘蔗。”现在的甘蔗都是脆秆型的，比小
儿胳膊还粗，一根有七八斤重，咬一口满嘴
蜜汁。我儿时常见的绵秆甘蔗，如今难觅踪
迹，据说都投奔糖厂化身为甘甜的糖浆了。

水果店老板展示的甘蔗加工技术，不
啻为一场引人注目的视觉盛宴。他把甘蔗
送进全自动削皮机，摁下开关，那轰鸣声就
像为甘蔗的变身仪式伴奏。甘蔗转眼间脱
去粗糙的外衣，变得光洁如玉，再被切割成
麻将大小的丁块，以大纸杯装了，孙子用牙
签挑食，像是在品尝茶余饭后的小零食。

然而，尽管用牙签挑食甘蔗渐成时
尚，但我心中却始终怀念另一番场景。几
十年前，我曾经与小伙伴们把吃甘蔗当成
游戏，充满了期待、挑战和快乐。游戏中
获得的甘蔗，在我们看来无疑是天底下最
甜香的美味。童年时对美食的记忆，在舌
尖上留下了深刻且难以磨灭的印象。

那些年月，我与伙伴们常玩的一款游
戏名曰“划甘蔗”，“划”在这里的发音与

“花”相同，意思是用锋利的工具把东西割
开。游戏用的甘蔗，是你几分我几分筹集
卖牙膏皮、潲水的零钱买的，不出钱的人
只能当观众，这规则也算公平。

往往采用划拳决定出场的顺序。如果
前面的崽儿把甘蔗全部划完，后面的人就
只能舔舔手指吞清口水。不过率先出场的
人并不一定就能占尽便宜，很多时候你会
看到后来者居上的戏码。这个游戏比的是
智慧、体力和运气，与出场顺序关系不大。

活动现场围成大小两个圈，内圈是甘
蔗的出资人，外圈则是不买票瞧热闹的看
客。划甘蔗的竞技颇具诱惑力，穿叉叉裤
的鼻涕娃儿你推我搡挤到最前面，后面的

观众五花八门，剃头的、磨刀的、补锅匠、
弹花匠，见此光景无不卸了担子停了脚
步，众人的目光聚焦于场子中央，看那人
那刀如何把甘蔗玩出十八般花样。

甘蔗竖直立在地上，顶端被参赛者用刀
刃轻轻按住，随着一声清脆的“嘿”，刀刃在空
中划出一道弧线，带着风声凌空劈下，蔗皮应
声而开，露出里面洁白的蔗肉，观众群响起啧
啧赞叹，以及对选手们的刀法评头论足。

比赛的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悬念。有一
次，个头矮小的二毛率先出场，那根甘蔗很
高，踮起脚尖都够不着。他环顾四周，看见
隔壁面馆的板凳，拖过来就站了上去。其
他参赛者纷纷抗议，二毛双手叉腰，鼓起眼
睛大声反驳：“规则又没说不能踩板凳！”说
完，“嚓”地劈下一大截甘蔗，得意扬扬地跳
下板凳，像得胜将军跃下战马。

规则限制用手扶持甘蔗，只能用刀从
上往下划，划掉多少得多少。便有人犯了
贪念，想一刀到底将整根甘蔗收归己有，
结果事与愿违。莽娃就出过洋相，他双脚
腾空一刀砍下，不料绵韧的甘蔗受力反
弹，仅蹭掉了些许皮毛，他涨红了脸悻悻
退下。后来者三下五除二瓜分殆尽，没有
留给莽娃翻盘的机会。

划甘蔗游戏的门槛不低，并非谁都能
玩。刀刃飞舞，稍不留神可能伤到身体，
所以女孩们大多退避三舍；那些戴眼镜的
娃儿也很少染指，毕竟谁也不想让刀儿只
砍到空气献丑。他们便在场边扯着嗓子
喊加油，眼镜片后面满是羡慕。胜利者也
会与他们共享果实，你一口我一口，快乐
得如同撒欢的小狗。在没有电视、电脑、
手机、游戏机的时代，小眼镜寥若晨星，哪
像现在，十个娃儿中就有三四副眼镜了，
看着都令人揪心。

划甘蔗游戏讲究心稳、眼准、用力恰
到好处。我们那条街上公推张家老大为

划甘蔗的 NO.1，他每每出场都斩获最
多。某次六人比赛，前五个费尽力气也只
划掉了整根甘蔗的四分之一。轮到张老
大出场，他的刀尖像蜻蜓，在空中飞了一
个“8”字后轻轻吻住甘蔗顶，众人屏息，不
敢眨眼，猛听他“嗨”地大吼一声，陀螺般
旋转一周后金鸡独立，手起刀落，势如破
竹，那根高过人肩的甘蔗被他一划到底，
在场子中矗立了半分钟才轰然倒下！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年张老大还未
满12岁，下面有三个妹妹。他很小就帮爸
妈干活，每日在街沿屋檐下用刀斧劈柴火煮
饭，挑着木桶为家中厨房担水，胳膊上
鼓起铁疙瘩似的腱子肉，
是个心灵手巧、人见人爱
的小男子汉。

如今，划甘蔗的游戏
已经成为过去，那些欢声
笑语，那些充满挑战的场
景，却像电影一样在脑海
里反复播放，每每想起，嘴
里仿佛有了甘蔗的甜香。
那是属于我们的童年，
孩子们用最简单的游戏
创造了最纯真的快乐，并
在游戏中学会了合作、
竞争和分享成功的
喜悦。划甘蔗其
实还是一种原汁
原味的市井文化，
闪耀着智慧之光，
有必要在现代快节
奏的社会得以传承，
提醒我们无论走得多
远，都不要忘记出发的
地方。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
学会会员）

整整一个季节的冰雪
突然从铁锈般的枯枝里
冒出。满世界的暖香
只为告诉你:
没有什么
不能捂热

春天的序幕
这些天，春天正忙着布局
我却重复着两件事儿

第一件事儿，看枝头上
一枚孤独的花蕾
如何无声无息绽放成花朵

第二件事儿，看枝头上
这朵依然孤独的花
如何引来一只跳舞的蝴蝶

水暖
三只白鹅在小河拐弯处戏水
并不介意被我误认成三只白鸭
排着队，左一下右一下
整整齐齐，划着红掌下的绿波
（作者系重庆新闻媒体作协副主席）

李花白(外二首)
□廖黑叔叔

山里的树扎根在山里
和山里的人一样本分朴实
它们总是按季节生长
按季节泛绿
按季节开出繁花
按季节结出硕果
它们一辈子与世无争
高大的做栋梁
低矮的化作柴火
其中一两棵，被做成棺材
送山里的人走完最后一程
只有最高大最古老的
站在村口，成为村庄的守护神

山里的狗
被寂静与闲散牢牢拴住的
是山里的狗
它们常常在柴草堆旁
便度过了自己本分的一生
它们最为可爱之处在于
一生仅有一个主人
它们最为快乐的时光
是与主人在地里
追着自己的尾巴尽情撒欢
它们当中最沉稳的
与猫结为了朋友
最长寿的被称作老狗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它们常常用几声吠叫
来表明自己的忠诚
那些来自城市的狗
它们一概不视为同类
身为一条狗，它们宁可看门
也不愿躺在主人的怀里
靠谄媚，被唤作宠物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山里的树（外一首）
□倪金才

酒是一包药 □刘冲

能懂的诗

划甘蔗 □吴洛加


